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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吉林大学历史学科创建 60 周年·

聚合与裂变: 当代世界的历史演进

刘德斌

( 吉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急剧变化，许多变化都已经超出人们十年或二十年前的预期。一方面，我们

看到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使世界各国各地区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人类社会已经真正形成了一

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正在不断地被削弱或超越; 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

民族矛盾持续上升，大国博弈重新开始。全球化在经济上 “荡平”世界的同时，也带来的传统地缘

政治的回归。聚合与裂变同时在塑造着当今世界，世界历史进入了新一轮整合期。近代以来世界历史

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并且正在修正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催促我们以新的视角来解读我们曾经熟

悉的世界历史。
冷战的终结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的历程，大国关系在冷战之后也经历了一个积极的变化。

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的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合作取代对抗”成为冷战后一段时间内大国关系的

基本特征。“9·11”事件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大国之间的合作。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东西方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变

化，G20 取代 G8，成为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领导力量。美国 CNN 主持人兼《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

法里德·扎卡利亚认为这是过去 500 年来继西方的崛起、美国的崛起之后的 “他者的崛起”，是世界

范围内第三次的结构性权力转移。①法国人罗朗·柯恩 － 达努奇更是把非西方大国置于能与西方大国

分庭抗礼的位置之上，认为“我们将要踏入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经济巨人运用它们实力的

方式，取决于西方民主保持它们活力的能力，取决于它们在致力于共同利益方面的凝聚力和影响

力。”②

在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同时，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之下经历新一轮

聚合与裂变的洗礼。从最近欧债危机中的希腊，到被 “阿拉伯之春”波及的中东国家; 从美国金融

危机梦魇般挥之不去的阴影，到非洲大陆此起彼伏的战乱，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着诸如贫富分化、
族群分裂、青年失业和与其他国家矛盾加剧等内政或外交问题的困扰，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大

陆。西方有人把政府失去合法控制和有效治理的国家称之为 “失败国家”。很明显，经济全球化的深

入发展正在改变各国家和地区的 “本土社会”，把其历史积累的矛盾释放出来。在有人认为威斯特伐

利亚体系正在被超越的同时，更多的人发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际上迄今还没有完成现代民族国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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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基本任务，特别是那些 20 世纪才从欧洲列强殖民地中独立出来的新兴国家。笔者认为国家构建

依然是这个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的重要任务，并把当今国家划分成 “已构建国家”、“再构建国家”
和“构建中国家”。① 已构建国家是最早按照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建立起来的欧美国家。这些国家在近

代以来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演变中一直占据优势，但其经济与社会体制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之下也发

生了动摇，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就是这些国家制度性危机的初级表现。有些已构建国家虽然

在政治上还没有“失败”，但经济上已经濒临破产。再构建国家是古老国家的现代转型，近年来它们

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成为最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但环境污染、贫富分

化、族群冲突等一系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尚没有解决的矛盾和冲突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之下日益明

显地显露出来，使再构建国家依然面对诸多历史性挑战。构建中国家即大多数亚非拉国家都是在摆脱

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的过程中获得独立国家地位的，经济脆弱，种族和宗教矛盾尖锐，虽经半个多世

纪的销蚀与磨合，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因素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冷战终结，两极格局崩塌，经济

全球化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的时候释放出来。今后的路怎么走? 每一种国家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

每一种国家都在进行历史性的探索。
聚合与裂变的结果是一个多极化与多样性的当代世界的生成。这种多极化与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大

国力量的分布上，也体现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取向和道路选择上。“历史的终结”曾经是弗朗西

斯·福山在冷战终结之时发出的最为广为人知的 “预言”，尽管直到今天他依然声称基本立场没有改

变，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华盛顿共识”已经失效，西方的发展模式存在弊端，“中国模式”虽然 “不

可复制”，但世界需要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② 罗朗·柯恩 － 达努奇则没有福山那么乐

观，他认为“‘9·11’事件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的终结，随之终结的还有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全球传播，

以及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让世界更一体化、更同质化、更加和平的幻境。”③

经济全球化既促进了当今世界的聚合也催生了裂变，不仅让冷战终结以来，而且让近代以来西方

国家所塑造的世界基础发生了动摇。世界正在重组，这种重组既要体现当前的大国力量平衡，又要吞

食和消化冷战、二战、一战、帝国主义或殖民化与非殖民化的 “苦果”，这是西方学者不愿意点破的

一个主题。早在 20 世纪 50 － 60 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巴拉克拉夫就提出要以一种 ‘全球历史观’来

解读世界史，在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同时给予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以应有的地位，但这个问

题直到 21 世纪初依然没有解决。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理论群的

迅速崛起似乎掩盖和超越了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界对 ‘全球历史观’的不倦探索”。④ 今天看来，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的主角，中国史学家还没具备相应的视野和胆量。今天，中国

的史学家应该闪亮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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